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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如果少了李白、杜甫，也就少了气吞山
河、辉煌灿烂；宋朝如果少了苏东坡、辛弃疾，也
就少了把酒问青天、醉里挑灯看剑。

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文化名人的影响力
是不可小觑的。

著名作家碧野先生溯江而下：金松滋，银公
安，玉石首，金银有价玉无价，石首最美最宝贵。

石首确实是美的，有山有水。山，妩媚秀
丽；水，蜿蜒多情。江汉平原，县城里有山的很
少；一江两岸，九曲回肠更是稀罕之境。这是上
天的馈赠。还有钟子期、俞伯牙“高山流水”的
知音故事虽是千古传说，但与石首调关，调关伯
牙口的情境最为相宜，是一笔多么宝贵的历史
文化资源啊。还有那几棵“红军树”，见证了历
史风云的激荡。

玉石首很贴切，鄂南明珠也当之无愧，然而
耳熟能详之后再叨咕会不会起到催眠的作用？
叨咕多了，耳朵里长没长茧子？无可奈何之际，
我们可不可以试着换上另一张名片“粉红石首”
来介绍自己呢？不要觉着小气，“粉红石首”可是
有大的来头的喔！

李白经过石首，杜甫来过石首。杜甫《发刘
郎浦》一诗，因把石首写得太灰暗，讨不到石首人
的欢喜，少有人知道。黄庭坚、张璧（石首人）、袁
中道不仅到过石首，写过石首，而且还满怀热忱
地向世人推介石首迷人的景色！不过，这些“鸡
毛蒜皮”，现在也只有几个穷酸文人在鼓捣。鼓
捣来鼓捣去也没见有什么大的动静。

最是那横空绝世的苏东坡，一首《戏作鮰鱼
一绝》，带给石首无穷的财富资源和不尽的荣耀
资本，这么高大上的广告词，石首又有几人知晓
几人吟诵呢？

“粉红石首仍无骨，雪白河豚不药人。
寄语天公与河伯，何妨乞与水精鳞。”
鮰鱼在长江上、中、下游都有，最珍贵在中

游的荆江段。宋朝的苏东坡是旷世奇才、全才：
画家、书法家、佛学家、诗词大家，还是入乡随
俗，突破地域的美食家。在丰富、灿烂的中华文
化史上独树一帜，成就非凡，其地位甚至超过了
李白、杜甫。谁是中国诗人第一、文人第一？想
必也是见仁见智，感兴趣者不是太多。那就借
苏东坡美食家的光环聊聊他的诗，兴许能令人
生出一点兴趣来！

题目是鮰鱼一绝，形式是迷藏诗格，其实诗
意却一目了然。《石首遗风》记载：民谣“鮰鱼石首
有，名字叫石首。白天歇石洞，晚上戏回流”写照
了石首鮰鱼的习性。民谣幽默、诙谐、原生态，苏
东坡在此基础上充分摇动了他的诗情，发挥了他
的想象，不吝他的赞美：

鮰鱼、河豚都是产自大江大河的美味佳肴，
那柔软细腻的鮰鱼不仅身段没有骨刺，就连白天
歇在石洞的脑壳也好像没有骨头，吃起来酥嫩得
很。河豚虽也是美味，可是毒性很大，品尝时担
心受怕觉得很危险。而与之齐名的更加雪白的
鮰鱼呀，特别爽口放心，不会给人带来毒害。捎
一句话给天公与河伯：你们何不将鮰鱼这些美好

的品质也赋予所有的水之精鳞身上啊！
石首的先人们没有辜负大自然，也没有

辜负苏东坡，倾情烹饪，世代相传，硬是把
“粉红石首”端上了御宴，把“笔架鱼肚”做成
了贡品。

“粉红石首”是一道菜，用整条鮰鱼红烧或
者糖醋煎焖；“雪白河豚”也是一道菜，原材料不
是河豚，而是鮰鱼块、片，或煮或蒸或下火锅。
石首人烹饪鮰鱼的方法有几十种，听说过有石
首鮰鱼全席，毕竟未能品尝，不敢信口开河。但
对于上述两道美食的体味，还是有一些心得的，
虽然算不得美食家，毕竟也是半个“好吃佬”。

“白、粉、香、鲜，糯、嫩、绵、涎”，这八字特点一个
都不能少，那才算得“石首正宗鮰鱼”。首先是
白，不是乌白也不是青白，白的正常，白的健康，
白的令人联想美人的肌肤；其次是粉，粉红、粉
嫩，白里带红；再是香，立在锅边闻香，隔了门帘
闻香，吃到嘴里满口生香，晚上睡觉也不想嗽
口；再是鲜，新鲜的食材。鮰鱼离水后存活的时
间不长，要及时烹制，才会保鲜，才不会有过气
或剩现的感觉。放佐料不可杂，生姜、蒜蓉去腥
即可，糖、醋提鲜，防止其他佐料夺味；再是糯，
粘口、粘舌、粘牙，石首土话叫做“巴口巴嘴”是
也；再是嫩，细嫩，嫩豆腐，不是老豆腐。嫩又不
是一戳即渣，一煮即溶即化，经煮经挑，落口才
化，刚刚好；再是绵，虽然同是绵口绵舌绵嘴，但
绵与糯就是不同，就是有区别。糯带有粘性，绵
没有。绵是连续不断地熨贴唇齿和味蕾；最后

一字是涎。鮰鱼身上有很多涎，正是这涎区分
了它与其他有鳞鱼的品质和味道。第一道宰杀
清洗后就不要再反复清洗，特别是切段切块切
片后不要再洗。说白了就是不把鱼涎洗掉，否
则，这道菜就完全废了。

关于“笔架鱼肚”，则是由石首鮰鱼衍生出
的又一话题。话说石首城里的小山峰，座座妩
媚妖娆，如秀女似碧螺。恰巧有一山峰连绵起
伏形同笔架，它就是象征当地文兴的“笔架
山”。万里长江从这里掉头东向，九曲十八弯，
湾湾皆有诗名，滩滩皆成美景。万石湾、笔架
湾、九曲湾、碾子湾……。这些湾里栖息着无尽
的 宝 藏 ：白 鳍 豚 、江 豚 、中 华 鲟 鱼（俗 称 鳇
鱼）……，白天把身子藏进石洞，把脑袋留在洞外
的鮰鱼，而今虽然尚未列入国宝加以重点保护，
但也成了稀有之物，轻易难以见到吃到。石首鮰
鱼最难得雪白的肚又肥又厚、起伏错落，跟笔架
山峰长得一模一样。取出来单独烹制，鲜香爽
口，富含丰富的蛋白质。放进鸡汤里慢炖，鸡脯
鱼肚相解相融，一勺入口，连神仙也不想再做。
还可以酥，也就是过油锅，石首人叫“悠鱼肚”，真
空包装，宜于久藏，味道也是美美哒。

说石首人没有进取心、不善竞争，那也不是
事实。曾几何时，石首被尊为“工业小巨人”，在
湖北省县市区位居前20，在荆州常常坐“第一把
交椅”。而今，石首的“防水堵漏”产业如雨后春
笋且誉满全国，石首被国家授予“建筑防水之
乡”的称号。石首“防水人”生龙活虎，拼搏精

神、竞争意识都很强，发大财、出大名的不在少
数。只要石首养殖人、美食人也保持和发扬这
种精神，把“石首鮰鱼、笔架鱼肚”这个真实的故
事用行动讲好，子孙孙资源共享，千秋万代当做
传家宝！

长江是母亲河，为了保护好她，尽快恢复
她的生态资源，国家以法律的形式作出了禁渔
和防止污染破坏的决定。这样一来，再想吃到
石首长江鮰鱼和正宗笔架鱼肚就是难上加难
的事情。

笔架鱼肚今不再，粉红石首空挂怀。
一瘾熬白少年头，东坡不知何日来。
为了大力发展民生，兼顾人民群众的物质生

活需求，石首市很早就利用境内的大湖成立了国
家级长吻鮠良种场。尔后又成立了国企石首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扶持所属企业在天然湖泊人放
天养石首鮰鱼。

近期又闻，石首市政府出台大手笔，筹巨资
启动“城区五湖连江”工程，接来活水源头。

石首城区五湖联了江，全市的湖泊沟渠联江
是不是更方便更容易了？石首是多湖之地，联起
来专养鮰鱼，会不会是一项大的产业？况且湖鱼
跟江鱼味道几近，科学、有序地养殖、管理，效益
应该是壮观的。广东、江浙一带规模化、一体化、
专门化养殖很普遍，效果也很好，石首可不可以
学习借鉴？！

粉红石首是一种鱼，是一道菜，是一项产业，
当然也可以作为一张靓亮的名片！

一碗肉丝面
李爹的手
揉捏着小镇平静的日子
揉捏出我充满劲道的十七岁
幺婆的指
调理着小镇岁月的味道
调理出我牵肠挂肚的一辈子
酱油、小葱弥漫的小街
香透了每次回家的期待

舌尖上的小镇
我就是你一坨收藏多年的老面
陪着你与年华一起发酵
直到长出麦芽长出青藤
但我依然记得
一碗肉丝面的价格
是十二分
我的乡愁
也是十二分

剪影桥
剪掉父亲的背影
留下拱桥一座
剪掉母亲的叹息
留下清流一河
剪掉光阴的枝蔓
留下老柳一棵
剪掉苦涩的相思
留下西窗灯火
剪掉岁月的苍桑
留下明月秋色

小镇的桥啊
我把你刷新成
故乡的封面
典藏于月光宝盒
在午夜的乡情里
使劲地诉说

告别老宅
外公的旱烟
熏黄了老宅的记忆
外婆的针线
纳牢了远行的脚印
青油灯在母亲的叮咛里
吱吱作响
忽明忽暗中
拨动着我对异乡的好奇

一家人围着我
像围着一个火炉
八仙桌摆满朴实的祝福
烤红薯的味道
弥漫在老宅的气息里

父亲摸了摸我的头
哽塞了一屋的沉默
我仰起头望着老宅的屋梁
一夜也没读懂他的表情

板门吱扭一声
打开了小镇的黎明
许多光阴的故事
跑满小巷

岁月的拐弯处
老宅还在
音容没来

老茶馆
小镇的故事
在盖碗茶里泡着
我在小镇茶馆里泡着
历史在说书人嘴里衔着
我在惊堂木的敲击中拔节着
爷爷津津有味地品着
我在且听下回分解中睡着

回乡的路荒着
五十年后的乡愁
疯长着

儿时黄陂街
无需知道这条街的来历
干净而平静的日子
留下了铁环滚出的痕迹
一首歌谣
在橡皮筋的舞动中
跳出了小街的韵律
烟花纸折叠的岁月
拍打着小街的童趣
玩丢的黄昏里
一声吃饭喽
喊伤了我对母爱的记忆

黄陂街的路好远
我走了几十年
黄陂街的路好近
离乡愁仅一步的距离

箭杆山书院（六中）
懵懂
在鸿门宴的酒桌上开化了
运筹
在出师表的酝酿下成熟了
胸怀
在岳阳楼的眺望中打开了
豪情
在将进酒的诗句里奔放了

毕业考题的答案
在纸条的传递中丢失了
社会却像一本书翻开了

那些年和史记读本一样
被摆进书柜了
五十年后
一道道沉浮人生
找到答案了

箭杆山的读书声
被一场久违的梅子雨淋湿了
关于那场青春期的记忆沉重了

脊梁被岁月压弯了
而怀揣的那段年华
却婷婷玉立了

消息树
我们在抗战的剧情里长大
消息树在我们乡情里发芽
兀立烈巴山上
长出一大片
孤独的守望
你随便掉下一滴露珠

也会惊动遥远的泪花

小镇的消息树啊
我们心中的菩提
在灵魂的枝叶上
在叶与根的纠缠里
在寂寞的他乡
你触手可及

风堆子
斜背着书包
搓揉着懵懂的表情
杨幺将军的烽火台
长在箭杆山书院的鼻尖上
小镇的历史与文化
眯眼可见

汪爹与乌蓬船
姓氏已打下前世的烙印
你一生注定
与水有关与船有缘
一条乌蓬船
在岸与岸之间
划出一条商道
划出一片繁华

竹篾编织出
你的风雨人生
黑夜染就出
你的颠沛年华
桨扣在岁月的艰辛里咯吱作响
你却用缄默的嘴
咬紧小镇的平淡
在沉默的过往里
荡漾出水乡的闲雅

谁也不知道
你承载了多少光阴的故事
泊亮日出泊红晚霞

好多年后
当我能读懂唐诗宋词
你才走进水乡的风景
走进我对小镇的记忆
定格在江南的烟雨里

年轻的木匠
你的轮廓
是斧头砍出来的
有棱有角
你的性格
是墨线弹出来的
简单直爽
你一身的匠气
足以把小镇变得古板
你一脸的木讷
足以让小镇变得平淡

一个深秋的夜晚
我走进了你的小屋
一间容不下温情的世界
你手中正在雕刻的柏木女人
却楚楚动人
后来我才明白
你心里藏着的
是小镇的魂魄
后来我才知道
你骨子里真正的色彩

石首之名，自然天成，既成于山，也成于水。
人杰地灵的千年古县，孕育出独特的历史人文，
自然风物。因为独特，所以存在，因为独特，不可
替代。

石首鮰鱼是大自然孕育的产物，是石首山，
是长江水，养育了它。历经千百年的时间流转，
它一定目睹了无数往事，经历了无数故事，如果
用心倾听，它或许会告诉你，它所经历过的那些
风雨雷电，那些地动山摇。

《粉红石首》一书，因鱼而生，缘鱼而起，旨在
做好一条鱼的事情，讲好一条鱼的故事。文案目
录几易其稿，为的是布局更为宏观，合情合理。
书名几易其名，为的是更加精准，画龙点睛。当
唐征祥先生提出用“粉红石首”作书名，不由眼前
一亮——妙！单单只为“粉红石首”这四个字，便
令人心生向往。

这是一种怎样娇媚的颜色？清丽，也清亮；
温柔，也温暖。好似沾满花香的春风，吹在眼帘
前，也吹在心田里。粉红石首，好一个充满色彩，
充满青春，充满诗意，充满浪漫，充满情趣的名
字。

“粉红石首”一词，源于大文豪苏东坡写石
首一道美食的诗句，这道美食就是石首鮰鱼。

戏作鮰鱼一绝
粉红石首仍无骨，
雪白河豚不药人。
寄语天公与河伯，
何妨乞与水精鳞。
苏东坡是石首的贵人，把一条鱼，点石成金；

为一钵菜，拍案叫绝。既然给了我们“粉红石首”
这个柔美动情的色彩，给了我们“戏作鮰鱼一绝”
无与伦比的精彩，我们就用双手恭恭敬敬地接住
这份馈赠。让美色与美味，融合成风华绝代。

诗文为证！时间为证！
《粉红石首》一书，对编辑者而言，不仅是一

份责任的担当，也是心里绕不过去的情结，放不
下的情怀。为见证鮰鱼一绝的漫漫历程，为未来
史稿留下一份接地气，有烟火气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策划《粉红石首》一书的初衷，更是文案写作
者戴居华先生藏心已久的所思所想所念，他的执

着与坚守，令人心生敬重。
《粉红石首》以鮰鱼的故事变迁为主线，以其

历史、地理、文化为背景，聚焦鮰鱼，真情记录。
巧用名篇诗句，写出新色彩；着眼历史进程，写出
新面貌；凸显人的价值，写出大情怀。希望我们
撷取的浪花，能呈现时代河流的壮阔，希望我们
书写的文字，能让人读懂一方水土精神的可贵。

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石
首鮰鱼早已经声名远播。中央电视台《中国影像
方志》《地理·中国》《远方的家》等栏目，在石首实
地采访，播出时都用长篇幅的影像资料介绍石首
鮰鱼、笔架鱼肚。2016年7月，笔架鱼肚制作技
艺，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湖北省文化厅颁布
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021年获得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授予“中国
长吻鮠之乡”荣誉称号。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如今，
石首的鮰鱼美食传承不辍，已由过去进献给朝廷
的贡品，走进平常百姓家。高档餐厅，江湖小馆，
四方食事，鮰鱼惊艳，尽在一碗人间烟火里。它
蕴含新经济活力，具有美食文化凝聚力，也带给
我们生活美学的启示。

今天，我们用心捕捉、淬炼、提取、升华石首
鮰鱼文化。从鮰鱼演化美食，从美食展示历史，
从历史传承发展，从发展守正创新。一点一滴，
把《粉红石首》的文化特质，树立成石首鲜明的文
化标识，擦亮《粉红石首》的金字招牌，展现更具
石首韵味的新符号与新路径。故事也好，传说也
好，都伴随着，见证着今日《粉红石首》走向远方。

石首鮰鱼从长江走向湖泊，从最初的原生态
自然生长，走向人放天养。几十年间，既有石首
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也有企业精英的开拓创
新，还有有志之士的锲而不舍。石首鮰鱼占尽天
时地利人和，才能自成一绝。

当《粉红石首》成为一段佳话，一张名片，一
缕乡愁，天涯海角，你都会闻到家乡的味道。

我们守望乡土，润泽生活，是为了守住心中
的美好。我们留住心中的味道，是为了让美味生
生不息，四季芬芳。

《粉红石首》——用其名，伴其远！

粉红石首
□ 唐征祥

留住心中的味道留住心中的味道
□ 王之勤

家乡老街（组诗）

□ 老 树


